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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经验与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发生

王 晓 初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摘 要:鲁迅研究虽然有一个逐渐从后期鲁迅向前期鲁迅、早期鲁迅推进的过程,但对给予了鲁迅思想

与文学发生深刻影响的“童年经验”仍然重视不够。这种童年经验不仅成为终身守护鲁迅心灵的精神家园和

他文学发生的原型与灵感,而且在沟通与越地远古先民的精神传承中,奠定了他热爱自由、反抗压迫的天性取

向;同时在与自然、生命、农民的亲和中确立了他和底层民众(以农民为主体)的血脉相通的左翼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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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与童年经验

1933年瞿秋白发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第一次对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作出了全面的梳理与总

结,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鲁迅在中国人民与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典范性意义———“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

碑”、“青年叛徒的领袖”[1]271,从而纠正了当时“左”或右倾对鲁迅的模糊认识。不过,另一方面从当时的

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出发,也把鲁迅的思想简单概括为“从进化论最终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

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1]276的历程,从而奠定了划分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基本模

式,并且认为后期政治的阶级的鲁迅高于前期启蒙的文化的鲁迅。这一模式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日益

高涨而偏激到否定前期鲁迅的程度。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展开,李泽厚1979年发表《略
论鲁迅思想的发展》虽仍然坚持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划分,但明确说:“从早年到晚岁,鲁迅虽然经历了思

想的重大变迁,但始终抓住启蒙不放。启封建之蒙,向它作持久的韧性的战斗。特别是在晚年,鲁迅对

于各种以新形式出现的旧事物,或附在新事物上的旧幽灵,总是剥其画皮,示其本相,以免它们贻害于人

民。鲁迅是近代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启蒙思想家。”[2]从而对鲁迅的启蒙思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随

后,王得后1981年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中进一步提出鲁迅的启蒙(“立人”)思
想“贯彻于鲁迅一生始终,遍及鲁迅著作的各个方面,是鲁迅思想的核心”[3],从而凸现了鲁迅的思想文

化价值,并由启蒙的鲁迅引发了对于启蒙(“立人”)鲁迅得以生成的鲁迅早年思想的关注。王富仁提出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应从《文化偏至论》的发表起”[4]。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则认为鲁迅1906年从仙台来

到东京从事《新生》文艺运动所准备的几篇评论,奠定了后来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基本原型与框架,因而

他把这一时期的鲁迅称为构成了后来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原型的“原鲁迅”[5]。钱理群后来在他的《与鲁

迅相遇》中也把这一时期鲁迅“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定为“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6]。不过,为
什么鲁迅得以在1907年前后的日本东京形成“这一个”的思想呢? 伊藤虎丸除了强调鲁迅与以尼采为

代表的西方相遇之外,对于鲁迅所传承的中华民族追求民主与个性解放的异端文化思潮的血脉有所疏

忽[7],对于鲁迅早年生活之于鲁迅思想艺术的影响虽然也卓有创见,但对于童年经验(特别是由大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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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作为原型的越文化精神)对鲁迅思想与艺术形成的影响,仍然重视不够。
现代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他儿时的经验具有深刻的关联。弗洛伊德通过对列奥

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的细致分析,充分证明了“只有具有列奥纳多童年经验的人才能画

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才能为他的作品招来如此令人伤感的命运,才能作为一个自然

科学家达到如此惊人的成就,似乎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秘密都隐藏在童年的秃鹫幻想之中”[8]102;“一个

人思考他在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般说来,残留的记忆———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理

解———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的无法估价的证据”[8]59。同样,鲁迅赴南京读书前在故乡

绍兴度过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也孕育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胚胎,甚至有些因素成为贯穿鲁迅一生始终的

精神原型。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不但不少作品都投射或映现了故乡越地的底色或背景,而且如前所

述,他还不断地返回故乡,去寻觅精神慰藉与精神家园。如同他自己所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

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

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

一生,使我时时反顾。”[9]虽然这些“童年期回忆并不真是记忆的痕迹,却是后来润饰过了的产品,这种润

饰承受多种日后发展的心智力量的影响”,但是“这些被遗忘的童年期心理活动并不轻易消逝,必将烙痕

于个人的发展史上,永远影响他的未来”[10]。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写道:“他(鲁迅)谈到绍兴,每次都

使我发生一个相同的感觉,就是他的故乡绍兴,似乎常常在引起他的一种很可回味的回忆。而这种回忆

似乎不是由于别的,就只由于在那里有过他的童年的生活,有过他和农民以及下层社会的人民的接近,
他于是有着一种深刻的留恋和爱。”“正是这种回忆带给他一种力量,带给他文章上一种生气和风格上一

种美,因为这种回忆大都是关于他以前所接触的农村与下层社会的人民的印象的。”[11]夏志清也说:“他
(鲁迅)的故乡显然是他灵感的主要源泉”,虽然“鲁迅对于农村人物的懒散、迷信、残酷和虚伪深感悲愤;
新思想无法改变他们,鲁迅因之摈弃了他的故乡,在象征的意义上也摈弃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然

而,正与乔哀思的情况一样,故乡同故乡的人物仍然是鲁迅作品的实质”[12]。冯雪峰说:“当他写好《女
吊》后,大约是(1936年)九月二十或二十一的晚间,我到他那里去他从抽屉里拿出原稿来:‘我写好了一

篇就是我所说的绍兴的“女吊”,似乎比前两篇强一点了。’”[13]日本友人鹿地亘也回忆说鲁迅去世前两

天的10月17日,他们夫妇见到鲁迅时,鲁迅谈话间提到他所写的“关于死的文章”,神情颇为得意,“以
有特征的鼻子上聚起皱纹的笑法笑着而这样说”[14]。鲁迅临终前,对以充满原始野性与抗争精神的“女
吊”为代表的故乡越地文化精神的回归与眷顾,正表明从童年时代就烙印在他心中的以社戏、目连戏为

代表的越地民间文化的难以磨灭的印象,以及对由这种文化形式所凸显出来的越地源远流长的“报仇雪

耻”精神的坚守与张扬。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中,像鲁迅这样与其所属的

区域文化联系如此深刻紧密,怕再无出其右者”[15]。越文化构成了鲁迅思想与艺术发生的最初的原点,
构成了鲁迅思想与艺术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二、越地的神话传说与鲁迅的天性取向

鲁迅对自己童年最早的回忆,大约要数《我的第一个师父》中在他不到一岁时拜长庆寺龙师父为师

的事。虽然当时拜师的情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不过这最初

的先生留给我的记忆却是“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

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和气,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

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的时候,是庄严透顶的,平常可也不念经,因
为是住持,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其实———自然是由我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

人”[16]。特别是他替戏子敲锣,与观众对骂,躲避甘蔗梢头的攻击而结识了师母并养育了一群小和尚的

故事,更是活脱脱地呈现了一个风流潇洒、放任自由的独特和尚的形象,激活了小鲁迅追求自由、热爱生

活的天性。这种天性也可以称为越人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原型。荣格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名为

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的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谓的



‘原型’”,这种集体无意识原型“容纳着从我们祖先———他们以他们的存在为物种的演化做出了贡

献———的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财富”,虽然“它仅仅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以特殊形式的记忆表象,从
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或者以大脑的解剖学上的结构传递给我们”,但“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

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17]。
或许正是这种天性(原型),小鲁迅对弥漫于越地的民间神话、传说中那些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形象充

满同情,对那些压制人的自由与人性的黑暗势力充满憎恶。在一个个夏夜,当他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

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由西湖的雷峰塔而给他讲起白蛇娘娘带着青蛇丫环嫁给曾经救过她

们的许仙后,被法海和尚生生拆散,并把前来寻夫的白蛇娘娘镇压在雷峰塔下,他当时“惟一的希望,就
在这雷峰塔的倒掉”。长大后,“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

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

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这正是“吴、越的山间海滨”共同的“民意”[18]。后来在大舅父那儿看到

一部弹词《白蛇传》,竟用指甲将法海绣像的眼睛掐得稀烂[19],本色地表达出小鲁迅朴素的爱憎。
这种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精神,使小鲁迅十分神往远古先民神话中那些狂放不拘、神采飞扬的具

有强悍生命意志与创造精神的神话形象。他的一个远房叔祖玉田老人告诉他,有“一部绘图的《山海

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之后,他就日

思夜想,念念不忘。保姆长妈妈费心买来《山海经》,他“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

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人面的兽;九头

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鲜明地展

现了先民最自由、最神奇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神话作为一种表达原型的方式,并“不是被原始人类用来

赏心悦目、陶冶性情的,它包含着更深刻的一种精神。其中寄托着原始人类对宇宙奥秘的理解和对自己

‘命运’的固执追求。……原始的神话比文明的艺术,更直接地表达了人性中接近‘底层’或‘本质’的东

西”[20]。那能歌善舞的神鸟帝江,特别是那虽被断头还要执干戚而舞与天帝抗争的刑天,十分耀眼地呈

现了远古先民顽强抗争的精神和自由创造的生命意志,深深地融贯到鲁迅的人格精神与文学创作之中。
周作人回忆说:“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
《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象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

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

乡,每晚继续的讲,颇极细微。”[21]绍兴是传说中“禹禅会稽”、“禹疏了溪”、“禹会会稽”、“禹娶会稽”、“禹
葬会稽”的所在,上演过卧薪尝胆的吴越春秋英雄传奇,遍布大禹、勾践遗迹,如大禹陵庙、禹祠、窆石、越
王陵、越王峥、越王台、浣纱溪、投醪河等等。这些闪耀着越地先民英雄业绩的遗迹,熏陶着鲁迅的成长,
引起小鲁迅无限的遐想与神往,每睹“禹勾践之遗迹”,而“穆然有思古之情”[22],他不但专门写了《会稽

禹庙窆石考》,而且直接赞扬越地“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

之志”[23],表达了他对以大禹、勾践为原型的越地先民创造精神与坚强意志的自觉认同与向往。不过,
对另一些违反、压抑甚至扼杀人性的传说故事,小鲁迅却充满了天然的反感。例如,他最先得到的一本

《二十四孝图》的图画书,高兴极了,但“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在他“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
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虽然“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乃至“陆绩怀桔”之类可以勉强做到,但“卧冰求

鲤”就有性命之虞了。特别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一个是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简直是装佯,
侮辱了孩子”,而且还要“诈跌”;另一个是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却正在被父亲掘坑活埋。这种“以不

情为伦纪”[24],真使人感到人生的阴森与恐怖。对《山海经》与《二十四孝图》不同取向的对比,清楚地显

示出小鲁迅天真烂漫、渴望自由、爱好驰骋想象的天性,显示出对束缚、扭曲人性的道德的天然厌恶。

三、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和与越地农民的精神感应与血肉联系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天性使鲁迅热爱生命,热爱自然,勇于探索。鲁迅二、三岁时,因种痘得到父亲的

两件礼物,其中一件是万花筒:“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



望,那可真是猗欤休哉,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都是非常整齐巧

妙,为实际的花朵丛中所看不见的。况且奇迹还没有完,如果看得厌了,只要将手一摇,那里面就又变了

另外的花样,随摇随变,不会雷同”,然后就想来“探检这奇境了”,“背着大人,在僻远之地,剥去外面的花

纸,使它露出难看的纸版来;又挖掉两端的玻璃,就有一些五色的通草丝和小片落下;最后是撕破圆筒,
发见了用三片镜玻璃条合成的空心的三角。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想做它复原,也没有成功,这就完结

了”[25]。虽然使他遗憾了大半生,但也纯真地表现了他儿时好奇探索的精神。而他家后园由各种植物

花卉昆虫组成的百草园,则被他当作被围墙围困起来的台门世家里的自由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
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

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

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
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

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

远。”[26]通过他心灵的感应,这些平淡无奇的虫鸟动物和花卉草木,被他赋予神奇而灵动的生气、韵律与

色彩。由此鲁迅也很喜爱他偶然救活的一只小隐鼠,虽然柔弱,却十分可爱,“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

缘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放在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砚台便舔吃了研着的墨汁”[27]。
当然,对于“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的台门子弟来说,要知晓那“四角的天空”以外的世

界和事情,也是困难的。对于生命、自然、自由充满憧憬与向往的小鲁迅,却渴望冲出这一封闭的台门。
因而,海边的小闰土来他家帮忙,给他讲“雪地捕鸟”、“瓜地刺猹”,还有“五色的贝壳”、“有青蛙似的两个

脚”的跳跳鱼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他们就成为了知心的朋友。特别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

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
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28]的图画,成了鲁迅心灵

永恒的记忆。当鲁迅跟随母亲去外祖母的家探亲,外祖母家所在的小小的安桥头村,则构成了小鲁迅的

乐土。那村子“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作为远方来客,小鲁迅不但受

到优待,而且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诗句了。“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许多小朋友都从父

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来伴他游戏。他们打破了森严的宗法秩序,不论行辈,一起玩耍,一起吵

闹。掘蚯蚓,钓虾,放牛,又在海滩上寻蛇:用竹杆打动塘上芦苇,且打且跑,蛇从芦苇丛中出来,几十条

不断。还结伴独立摇船去更远的赵庄看社戏[29]。在回村的路上,当大家饿了想摘一点罗汉豆来吃时,
阿发毫无私心地选择了自己家的豆,因为他家的豆大得多。另一被摘豆的人家六一公公也没有责怪他

们,反而说请客,还送了一些给“我”外婆家里。正是从这些淳朴的民性中,鲁迅感受到“气禀未失之农

人”的“白心”[30],一种“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所保持的“心
思纯白”的天性,也正是这些“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

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31]。如前所述,这些“白心”正默默地传递着自远

古以来越人中那些“气秉未失之农人”的“素心”。也正是从这些淳朴的“白心”中,鲁迅沟通了远古越地

先民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原型,贯通了民族固有精神之血脉。另一方面鲁迅又从这些农民的身上了解到

他们的苦难、痛苦和悲哀。他后来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

也觉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

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

样了。”[32]“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及学者的生活中”[33],对底层民众(以农民为主体)的亲近与同

情,奠定了他和底层民众(以农民为主体)血脉相通,始终关怀被压迫的底层民众,为他们的解放呼号、抗
争,并最终走向左翼运动的精神原点。诚如瞿秋白所说,“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

百姓的空气。这使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34]。
童年经验与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发生,是一个宏大的题目。从1881年出生,到1898年“走异路,逃异

地”[35]到南京求学,鲁迅在故乡越地度过了18个春秋,而越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源远流长而又独



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给鲁迅留下的深刻印记是不可低估的。除了本文谈到的“越地的神话传说与鲁迅的

天性取向”,“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和与越地农民的精神感应与血肉联系”等方面外,起码还包括以目连

戏、社戏、“大戏”(绍剧)为代表的,还包括具有越地特色的花纸、绣像、木刻等越地民间艺术、语言与风

俗,渊源于大禹勾践原型的,以“浙东学术”(“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等)乃至“浙东性”(包括“师爷气”)
为代表的越地思想文化传统,都给了鲁迅深刻影响,还有作为“台门子弟”所感受的世态炎凉等,共同形

成了鲁迅独特的思维方式、气质个性、文学个性与艺术风格等。可以说,这种童年经验构成了终身守护

鲁迅心灵的精神家园和他文学发生的原型与灵感,奠定了他思想与文学中深厚的越文化底蕴,从而也就

构成了鲁迅思想及文学发生的逻辑起点。限于篇幅,其他的一些方面只能另文探讨了。

参考文献:
[1]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G]//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2]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9.
[3] 王得后.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G]//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5册.北京:中国文联出版

公司,1989:561.
[4] 王富仁.从“兴业”到“立人”[J].中国社会科学,1987(2):181-200.
[5] 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0.
[6]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60.
[7] 王晓初.“原鲁迅”:在传承与超越中的跨文化对话[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70-74.
[8] 弗洛伊德.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M]//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9]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6.
[10]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38-40.
[11] 冯雪峰.回忆鲁迅[G]//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10,678.
[1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29-30.
[13] 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G]//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96.
[14] 鹿地亘.鲁迅和我[G]//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473.
[15] 陈越.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J].鲁迅研究月刊.2000(6):20-27.
[16] 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7.
[17]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53,42,120.
[18] 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8-180.
[19]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G]//关于鲁迅.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402.
[20]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382.
[21]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G]//关于鲁迅.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53.
[22] 鲁迅.《会稽郡故书襍集》序[M]//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
[23] 鲁迅.《越铎》出世辞[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
[24] 鲁迅.二十四孝图[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2.
[25] 鲁迅.我的种痘[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86.
[26]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7.
[27] 鲁迅.狗·猫·鼠[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4.
[28] 鲁迅.故乡[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4,502.
[29] 鲁迅.社戏[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0.
[30] 鲁迅.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29.
[31]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8,140.
[32] 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1.
[33] 戈宝权.史沫特莱回忆鲁迅[G]//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5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453.
[34]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G]//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66.
[35] 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7.

责任编辑 韩云波


